
        
            
                
            
        

    
泰山之子

泰山之子

琴克只希望梅琳能逃出险境，自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奋力迎战敌人

但终因寡不敌众，被土匪们抓获。

琴克被押到土匪首领克海吞面前，克海吞命令手下将琴克捆在空地的柱子上，要活活的烧死他。他的儿子–二十七岁的科特却要求父亲把这个俘虏交给他处理。

琴克被用绳子捆在柱子上，上衣被撕开，绳索勒入他强健的胸膛，双腿也被紧紧的捆着，一点都动弹不了。

科特用皮鞭毒打琴克，琴克年轻的身体上一道道鞭痕将皮肉翻开，琴克咬紧牙关，不发一声。科特打的兴起，脱去外衣，露出毛茸茸的宽阔的胸膛，狞笑着，继续折磨琴克。

直到他确信琴克已没有反抗的能力了，遍体鳞伤的琴克才被押进科特的帐篷。科特蛮横的剥去琴克已被皮鞭抽的稀烂的衣服，然后把他的双手反绑起来，双脚也被绑在了一起。 科特点燃了一根雪茄，吸了一口，将雪茄的烟雾喷在琴克的脸上。

“怎么样？琴克。你终于落在我的手里了。”科特一边说，一边用雪茄烟头烫琴克的身体。

琴克惨哼着，在地上无力的挣扎。科特一口一口的向琴克脸上喷着雪茄烟雾，并捏开琴克的嘴，将烟灰弹进琴克的嘴里

琴克的眼里燃烧着怒火，但手脚被捆的结结实实，浑身的伤痛，只有任由对方折磨。}

科特忽然一笑道：“奥，差点忘了，还有个礼物让你看。”科特得意的拍了一下手掌，一个壮汉推着梅琳走了进来。琴克一时间忘了身上捆绑的绳索而扑向科特，科特一脚将琴克踢倒，用脚踩住琴克的脖子，使他定定的看着梅琳，然后对手下说：“现在你们给他看出好戏。”

壮汉立刻撕开梅琳的衣服，将她强按在地上。梅琳大声的惊叫，琴克也在科特的脚下挣动，浑身的肌肉因愤怒而膨胀，使绳索都深深的勒入肉里。

科特笑着看着这个惨厉的场面。

梅琳的衣服被扒光，壮汉将她推到琴克面前，用手抚摩她的身体，挣扎中的梅琳发出消魂的声音。

琴克终于发现自己已完全在对方的掌握之中。为了梅琳，他只有呜咽着恳求科特。科特拿开踏住琴克的脚，琴克忍辱说：“求求你，放了她吧。你怎么折磨我都行。”

科特又向琴克的脸上喷了一口烟，道：“真的？”

琴克深深的低下了头，他恨不得自己死掉。那壮汉在爱抚梅琳，梅琳已在欲望之中。琴克听见那声音，看见那场面，身体不知不觉得也发生了变化。

就在这时，科特突然伸出手，握住了正逐渐挺直的琴克的阴茎，并开始上下撸动。科特恶毒的说：“你要是不合作，梅琳就没命了。”

琴克一惊，但随着梅琳的呻吟，科特的套弄，琴克也失去了理性，阴茎已经完全充血，龟头发出诱人的光亮。科特更加疯狂的蹂躏琴克的阴茎。

琴克暗下决心，一定要报这个仇。可自己却不自禁的走向高潮，一任科特满是胡须散发着恶臭的嘴吻向他，并把舌头深入他的口腔。琴克试图挣扎，但随即想到了自己心爱的梅琳。

科特正用手搓动琴克的龟头，琴克不禁呻吟出声。

琴克闭着眼，任由对方摆布。他不愿去面对自己和梅琳的状况–—自己在心爱的人面前被手淫强迫达到高潮。

嘴被科特的大手捏开，一只腥臭的热乎乎的棍子戳进嘴里。琴克本能的挣扎着，睁开眼，看见的是科特生满黑毛的小腹，科特粗长的阴茎已经挺入琴克的口中，头顶上传来科特的笑声。琴克想后退，科特一声冷哼，旁边的梅琳立刻发出一声惨叫。同时，琴克铁硬的阴茎被科特用脚踏在自己的小腹上，琴克疼的想叫，科特的阴茎已经连根没入。

科特浓密的阴毛贴在琴克的嘴中，鼻孔中，眼睛上。不可抑制的恶臭使琴克想要呕吐。

他的挣动却使科特刺激的更强烈，他奋力的抽插，嘴里叼着雪茄，唾液顺着雪茄留下来，滴在琴克的身上。

琴克被顶在墙上，科特抱住他的头，让阴茎塞满琴克的嘴。壮汉放下已昏倒的梅琳，开始套弄琴克秀丽的阴茎。

琴克终于放弃了挣扎，开始允吸科特的肉棍。科特剧烈的运动使琴克嘴里的唾液顺着阴茎的抽插而溢出来。琴克在壮汉高潮的手淫下，被捆绑住的身体拧动着，射精了。科特这时也更凶猛的抽插，将琴克的脸完全埋在他的裆下，将精液射入琴克的嘴里。科特厉声道：“咽下去！”

琴克无声的咽下嘴里又咸又腻的浆液科特叼着雪茄，傲慢的站在琴克的面前，那根阴茎仍然狰狞的挺立着。“把他舔干净。”科特冷冷的说。

琴克尽力挪动捆绑着的身体，跪在科特的腿间，开始舔科特的龟头。

科特看着琴克就范，哈哈狂笑。他抬起琴克流满精液的英俊的脸，恶狠狠的将烟蒂按了上去。

琴克一声惨叫，倒在地上。科特将烟蒂塞进琴克的嘴里，然后脱下脚上的厚羊毛袜子，将琴克的嘴牢牢塞住。琴克被折磨的没有丝毫反抗的气力，呼吸着嘴里堵嘴布散发的强烈的酸臭气息。

（未完）

琴克的手脚被反绑在身后，嘴里堵着布团，被扔在角落里。吃完晚饭的科特回到帐篷，点上一根雪茄，坐进椅子里，打算继续对琴克的折磨

他命令手下将琴克的双手捆到前面，然后用一根铁链栓住吊在帐篷的横梁上。

科特用雪茄烟烫琴克的身体。被吊在半空的琴克痛苦的挣动着，年轻的身体因用力而坟起健美的肌肉，在炉火的映照下，发出诱人的光芒。科特用牙齿咬住琴克的乳头使劲咂允，琴克的挣扎都成了徒劳，连愤怒与痛苦的叫声也被嘴里科特的羊毛袜子堵住，变成了“呜呜~”的悲鸣。同时，科特夹着雪茄的手开始摩挲琴克的阴部，在科特熟练的套弄下，琴克发现自己的阴茎再一次硬了起来。科特将雪茄叼到嘴上，开始用双手玩弄琴克的阳具，粗糙的手指揉捏着琴克的龟头，然后又握住阴茎，大力的掳动。琴克的呼吸急促起来。

琴克的双脚上的绳子被解开。双腿被强行分开，两只脚分别用绳子绑住，栓在左右两边的柱子上。这样使得琴克的阴茎彻底暴露的同时，身后也呈现在科特淫荡的目光中。

科特将涂上羊油的手伸入琴克的股缝，琴克只感到一阵恶寒，被吊起的身体禁不住的颤抖。手指滑入琴克的肛门，科特一边试探，一边从裤子里掏出自己早已硬的流着淫水的肉棍。

琴克因为恐惧而变的呼吸急促，科特将吸剩的半只雪茄插入琴克的鼻孔，“乖乖的吸！”然后，他掰开琴克的结实的屁股，把下体贴了上去。

琴克不得不吸，嘴被塞的严严实实，急剧的呼吸使雪茄烟头很快变成通红的亮点，而头脑也因吸入大量的烟雾变的昏沉起来。这时，随着身后一阵突然的剧痛，科特已经将粗大的阴茎插入琴克的肛门，并进一步朝里挺进。琴克吊在空中的身体因此剧烈的晃动，四肢仿佛要把身体撕裂，手腕，脚踝上的绳索勒入肉里，被袜子塞住的嘴里发出绝望的呻吟。

科特对琴克所受的虐待好象还不满足，他命令手下用皮索将琴克勃起的阴茎从根部层层捆绑起来，再让壮汉抽打琴克的阴茎。

琴克的身体在空中扭曲着，壮汉拔下他鼻孔中的雪茄，用烧的通红的烟头逗弄琴克的乳头，空气中立刻充满了皮肉烧焦的气味。

科特紧抓住琴克挣动着的身体，以便插入的更深……

琴克苏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被放了下来，头依然昏沉沉的，身体上剧烈的疼痛不断袭来。手脚上带着冰凉的铐镣，想挣脱是不可能的，何况一根粗铁链将身体捆绑着，栓在一根石柱上。

不远处放着一碟冷饭，几只苍蝇落在上面。

琴克掏出嘴里湿淋淋的堵嘴布，艰难的挪到食物跟前。

“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下去。”琴克想起了梅琳，想起了父亲泰山。他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埋下头开始吃那些发霉变质的饭菜。科特对琴克进行长时间的虐待和折磨。他让琴克抱住木桩，用绳子将琴克捆扎结实，然后野蛮的干琴克的屁眼。琴克被强迫跪在科特面前，一边手淫，一边允吸科特的阴茎。科特并不因此而对琴克的看管有所放松，琴克始终被用铁链重重捆绑，无论何时，都有人看守着。时间一长，身为酋长的克海吞开始不满意自己的儿子的做法。迫于父亲的压力，科特只得命人将琴克押往采石场做苦力。

去之前，科特给琴克的手脚上钉上特制的手铐和脚镣，并给琴克带上铁项圈，用一条铁链栓住。隔不了几天，科特就会以去采石场监工为名，带人去对琴克进行一次拷打和蹂躏。这天夜里，琴克又被带进采石场里科特的住处，一进门，门后的壮汉就一脚踢在琴克的腿弯处，琴克粹不及防，跪倒在地。壮汉熟练的用绳索将本来就带着铐镣的琴克五花大绑起来。

背后一阵熟悉的雪茄烟味传来，琴克痛苦的闭上双眼，他知道迎接他的是些什么。

此时的琴克身心受到摧残和折磨，却显得更加成熟，雄健。年轻英俊的脸上长满了胡碴，脸颊上有个清楚的雪茄烟疤。采石场肮脏的灰土遮掩不住琴克来自父亲的骄人体魄，只有手铐，脚镣和脖项上的刑具才能看出他所遭受的困境。

发泄完兽欲的科特命壮汉将琴克带回苦力们住的山洞。

琴克拖着沉重的脚镣艰难的走着，壮汉不停的拉动琴克脖子上的锁链，琴克踉踉跄跄的的走回山洞，壮汉将他推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用铜锁将链子锁在床头上。这才转身离去。琴克费力的将双腿连同脚镣搬到床上，慢慢躺了下来。一合上眼，就是科特满是体毛的邪恶的身体，和腥臭的精液向他的脸上射来。

随着一股辛辣的烟味，一个人道：“怎么，又去服侍科特少爷了？”

琴克一惊，睁眼望去，原来是矿场上臭名昭著的恶棍安巴德和他的一帮同党。此时，安巴德正坐在琴克的床上，一边吸烟，一边隔着裤子抚摩琴克的阴茎。

“你要干什么？”琴克的双手被抓住举过头顶，双腿也被按住。

虽然安巴德长的丑陋矮小，但毕竟人多势众，更何况琴克身缠刑具，还被用铁链锁住。安巴德索性脱了鞋，跳上床坐在琴克的身上，看着同伙用挑筐的麻绳将琴克的双臂捆绑在床头上。 k$q “住手，你们呜~~”安巴德将左脚按到琴克的嘴上，伸手到背后继续揉弄琴克的阴茎，狞笑着对屁股下不停挣扎的琴克说：“别急，有你叫的时候呢！”琴克的双腿也被分开绑在床尾。

酸臭的脚味直冲鼻腔，琴克摆动着头试图挣脱压在口鼻上的油腻污秽的袜子。负责捆绑琴克双手的那人一把抓住琴克的头发，使他无法动弹，安巴德骂了一句，脱下袜子塞在琴克的嘴里，然后用脚指头戳琴克的鼻孔。“嫌臭吗？科特少爷的袜子没我的好闻哩。”

旁边的苦力见此情景，都躲的远远的，生怕惹祸上身。

这下，安巴德一伙更加嚣张，他们剥去琴克的裤子，将他那根已被套弄的又硬又红的阴茎连同睾丸用绳子捆扎结实，然后手拿几颗烟蒂，按住琴克的龟头来回搓动，烟蒂揉烂了，烟丝和着淫水糊在琴克的阴茎上。

为了防止琴克吐出嘴中的袜子，安巴德用绳子将琴克的嘴捆了几圈，在脑后绑死。

随着琴克身体的挺直，安巴德解开琴克下体的束缚，更加疯狂的掳动他的阴茎，大股大股的精液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激射而出。几个人凑上去舔食琴克胸膛和小腹上的黏液。

手脚被捆的结结实实，琴克侧头无力的在胳膊上搽去脸上的汗水。很快，他的阴茎又被几个人抓在手里，第二拨进攻开始了。

这一次，他们用通红的烟头烧炙琴克的阴茎和睾丸，琴克因惨叫被压抑而脸涨的通红。

安巴德两手抓住床头，将早已涨痛的下体押在琴克的脸上开始晃动。剧烈的挤压带着男人的下体味使琴克窒息，在安巴德执拗的淫乱中，琴克的意识逐渐模糊，安巴德不失时机的松开琴克嘴上的捆绑，才只掏出了一只袜子，便迫不及待的把流着淫水的黑色大屌捅进琴克的嘴里。琴克又一次射精了，但阴茎又一次被蹂躏，残酷的虐待仿佛没有尽头。

安巴德使劲强奸着琴克的脸，肉棍捣动着仍然塞着一只袜子的口腔，淫水顺着琴克的嘴角溢出，和着下体的腥骚和袜子的酸臭。

在拼命抽插了二十多分钟以后，安巴德把精液射进琴克的嘴里。

琴克挣扎着要吐出嘴里的那只被精液浸泡的袜子，安巴德一手捏住琴克的嘴使他吐不出来，一只手拿过刚掏出的那只袜子来擦了擦自己大屌上残留的精液，然后又塞进琴克的嘴里。

琴克被从床上解下来，趴在一只长条凳子上，随即再次被用麻绳捆绑结实，嘴也被捆住。安巴德把嘴角吸剩的半只香烟插在琴克的鼻孔内，笑着说：“使劲吸，就忘了疼了。哈哈”

粗野的轮奸开始了。

琴克的身体因为身后的剧烈碰撞而前后晃动着，长时间的折磨使他的神经几乎麻痹，那对炯炯有神眼睛已因过度的虐待而变的空洞，但内底里仍然有一丝坚强不屈的光在闪动。{“K

（放了他，怎么样？嘻嘻~~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折磨他了。你们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没有。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好的刑法，好的情节，大家一起写，不是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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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克成了安巴德一伙恶棍的玩物。在矿场上，没有人敢接近他，怕因此受到株连。每天回到关押矿工的山洞，等待着他的永远是无休止的虐待和奸淫。他们不让他穿衣服，只在腰上围一块布遮羞。

每一天都是同样的重复。

琴克已经放弃了挣扎，默默的看着面前的男人在他的手铐上栓上绳子，然后扰过山洞上方横架的石梁。几个人扯动绳索，琴克被悬空吊了起来。

腰上的布被扯下来，拧成粗绳绑在琴克的嘴上。

随即，几只大手迫不及待的在琴克的下体抚弄。长时间的淫乱使琴克在不知不觉中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当身后的人粗重的喘息，野蛮的抽插的时候，琴克自己的阴茎也在逐渐的勃起，并不由自主的发出伴随着痛苦的呻吟。

安巴德对此显然很不满意，他可不要听见琴克梦呓般的呻吟，他渴望听见这个青年的惨叫！在安巴德的指使下，琴克的阴茎和睾丸被用细麻绳巧妙的捆绑起来，再在绳子的下端栓上一个挑矿石用的竹筐。琴克拖着脚镣的双脚也被向后吊到了半空，只有那个竹筐在他的身体下方晃动着。安巴德狞笑着说：“干你让你感觉不错是吧。好，我就让你爽个够！”

一块矿石被放进竹筐里，绳子拉扯着琴克的生殖器，琴克疼的哼了一声。又一块石头放了进去。琴克的脸开始因为疼痛而涨的通红，被绑住的嘴里发出惨叫。竹筐里的石头在逐渐的增加，琴克的睾丸被拉离了身体，阴茎也已经被拉拽的变形，绳索勒住的地方都成了淤紫色。

安巴德踢了一脚装有半筐石块的筐子，筐子慢慢的晃动着。琴克被蹂躏的不成人形的生殖器也跟着扭动着。琴克发出惨烈的叫声。

巨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流下来，眼前金星乱冒。在剧痛带来的晕眩中，琴克恐怖的发现，安巴德正拿着一大块石头准备放进竹筐里。

突然，山洞外面闯进一群人来，引起了一阵骚动。安巴德回头去看进来的人，不禁惊叫：“科特少爷！”

只见科特领着十几个手下灰头土脸的冲了进来。

安巴德连忙迎上去“少爷，您怎么来了？”

科特恨恨的说：“泰山伏击了我们的住处，我和父亲被冲散了。弟兄们死伤无数，就跑出来我们几个。泰山还带着他那帮人猿畜生追杀我们。”

被吊在半空的琴克听说父亲泰山已经赶到了，心想梅琳一定被救了出去，不禁松了一口气。

科特大量了一眼刑具缠身的琴克，笑道：“好在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他儿子在我手里，我看他泰山有多大能耐。”

泰山带着人猿哈里追袭科特到了采矿场。他本来可以等救出梅琳的队伍会合以后再追击科特的，但是泰山记挂着琴克的安危。克海吞本身就是一个凶悍的匪徒，而他的儿子科特更是心狠手辣。所以，他带着他的人猿朋友哈里急忙追来。科特看见了走进山洞的泰山

虽然已经四十岁了，但是泰山古铜色的身体依旧矫健雄壮，散发着野性的气息。英俊的面庞和琴克一模一样，更多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和潇洒。

泰山终于见到琴克了。

琴克年青的身体赤裸着，手脚和脖项上都带着刑具，那个青年就这样跪在地上，脖子上栓的铁链被一个叼着烟的男人踩在脚下，使得琴克无法抬头。科特狂笑着说：“泰山，还不投降吗？你还要不要琴克的小命！”

琴克挣扎着说：“父亲，不要，不呜…呜……”不等他说完，安巴德拉紧琴克脖子上的铁链，并用他粗糙的手掌捂住琴克的嘴。

科特看着父子两个亲情互望冷笑道“看，多感人的场面呀。”安巴德狞笑着拿下嘴角的烟蒂，用烟头烧炙琴克的身体，琴克无助的在束缚中扭动着。

看见琴克被折磨，泰山的心里也被刺痛着。突然，身边的哈里––那头人猿，箭一般的射向正在琴克的胸膛上揉灭烟头的安巴德。安巴德被人猿发出的厉啸震惊，一时间吓的连逃跑也忘记了。

人猿结实的手臂抓在安巴德的身上，不一会儿，衣服成了碎片，安巴德身上已经全是深深的抓痕，鲜血四溅。安巴德顾不上辖制琴克，惊叫着“少爷，科特少爷，快救我呀。”

此时的安巴德已经成了血人，琴克趁机脱离了安巴德的控制，然而，始终没有过去救助安巴德的科特正在旁边窥伺。泰山要赶上来救人也来不及了。科特拽住琴克身上的锁链，把琴克按在自己的脚下用脚踏住。然后，狞笑着从腰上取下手枪。

“叭！”的一声枪响，人猿惨叫着倒了下去。泰山怒吼着要冲上去。科特把枪管塞进琴克的嘴里，那枪管依然烧灼，冒着烟，散发出浓烈的火药味。枪管直插进琴克的喉咙，使得他连动一下都不可能。

科特冷笑着说：“泰山，你还不扔下手中的武器。” 泰山看见自己的儿子在敌人的枪口下，只得放弃了反抗。

科特索性做在琴克的身上，一边用枪管在琴克的嘴里捣动着，一边对泰山说：“记住，不许还手的。呵呵~~”

四五个打手手拿挑矿石用的扁担，冲向泰山。扁担带着风声打向他。泰山不能反抗，只能用身体硬硬的承受着从四面袭来的打击。 6

终于，泰山的头上挨了重重的一击，倒在地上。

几个人扑过去按住泰山，使他仰面朝天的躺在地上，然后给他的手脚钉上手铐和脚镣。

科特哈哈大笑着，拉动铁链，牵着琴克来到泰山的面前。泰山愤怒的斥骂着科特。科特抬脚踏向泰山的裆部，泰山痛苦的“哼”了一声。科特的脚没有移开的意思，而是在泰山阴茎的部位一下一下的按动着，并不时的旋转，用力泰山被几个大汉按住身体，手脚上又束缚着刑具，根本无法反抗。嘴被人用力的捂住，他的脸因为耻辱而逐渐涨红，因为兽皮裙被扯开了，科特脱下鞋袜，索性用脚趾夹住泰山已经挺立起来的阴茎开始玩弄和蹂躏。

科特带着腥臭的毛线袜子塞进泰山的嘴里，泰山只觉得又咸又腻，鼻子中也立刻闻到一股酸臭的味道。同时，泰山感觉到自己的阴茎开始失去控制的兴奋起来，科特的脚趾刺激着他的龟头和海绵体，泰山不自觉的走向高潮。在众人的哄笑声中，科特抓住琴克的头发，将琴克拽到泰山的身旁，并将琴克的脸按向泰山正挺拔昂扬着的阳具。

“当儿子的，快替你父亲爽一下。哈哈~~”科特笑着说。泰山愤怒的挣扎着。琴克也在使劲想挣脱科特有力的压制。但是，父子两人却都在科特的掌握之中，厄运显然无法避免。科特命令手下捏开琴克的嘴。琴克眼看着父亲挺直的阴茎和因液体浸润而闪亮的龟头，他想躲闪，却无法逃脱科特的钳制。那双手的大力使他抗拒不了，琴克只觉的嘴唇濡湿，已经碰到了父亲的龟头，他拼力的想要移开，嘴唇上带起亮晶晶的几条黏液细丝。琴克痛苦的喊着：“不––”科特用力下压，泰山粗涨的阴茎完全灌入琴克的嘴里。琴克羞辱的闭上了眼睛，只有被迫将父亲的阴茎含在嘴里。科特戏谑的道：“比我的味道怎么样？” 然后科特拽着琴克的头发，上下掀动。琴克被迫为泰山进行口交。泰山的眼睛里如要喷出火来，但是下体的伺弄逐渐使他被情欲占据。可是，那个允吸着自己阳具的是自己的儿子呀！想到这里，泰山的下体却奇迹般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快感。科特的手越来越用力，琴克不得不每一次更深的咽下父亲的阴茎。直觉的那根越发膨胀的肉棍已经占满了他的整个口腔，而这一次的插入更都顶进了喉咙，并且他的头就被按在那里，不能移动。 琴克开始感到窒息，想离开泰山的身体，却被科特和他的手下押着，根本动弹不得。琴克本能的挣扎，泰山绝望的呻吟着，与此同时，琴克只觉得喉咙里一热，泰山挚热的精液已经射入了琴克的嘴里。琴克费力的咽下泰山的精液，英俊的脸因为痛苦和耻辱而扭曲着，他抬起头望向泰山，只见父亲的眼睛里也充满着泪

父子两人被分别锁在两个石柱上。

科特这才发现已经浑身鲜血，奄奄一息的安巴德。他恶毒的指着安巴德吩咐手下：“去，把那只人猿的皮剥下来，盖在他的身上帮他止血。他是功臣，可是不能死的。”

在科特的指挥下，采矿场开始修筑防御工事，用来抵抗泰山的救援部队。而山洞也已经改成了刑讯室，地上打起了木桩，搭上了高低不一的刑讯架，上面安着滑轮，挂钩。还有绳索，铁链，皮鞭更是一应俱全。 经过了几天的忙碌，科特看着一切就绪，不禁就又来了兴致。大声喊道：“来，把泰山父子两个押上来。”泰山和琴克浑身赤裸着，反铐着双手，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挨的被押到科特的面前。泰山和科特已经几天水米未进，泰山的嘴里仍然堵着布团，科特见此情形，索性脱下自己脚上的袜子，命人塞在琴克的嘴里。旁边的人来报告说：“少爷，那个安巴德醒过来了。” “哦”科特说。“他还算命大。把他带过来，我来的时候见他对付琴克的法子倒是挺有意思，看他护主有功，今天让泰山父子两个一起玩，让他也过来乐一乐。”泰山和琴克被押到刑讯架前，两人隔了大约两米的距离，面对面站着，反铐住双手的手铐被绑上了绳子栓在良人身后地面上的铁环里。

两个矿工被命令为他们父子两个手淫。泰山被两个打手按住，不一会儿功夫，坚硬挺直的大阳具便不受控制的勃起，怒指着对面同样下体挺立着的琴克。这时候，一头人猿缓缓的走了进来，泰山想要召唤同伴，但是嘴被堵住，也只是“呜呜~”了几声，身体更在众人的控制之下，根本动弹不得。 那个人猿走向科特，科特哈哈大笑道：“安巴德，你好的挺快啊。”人猿安巴德道：“少爷用这张人猿皮为我治疗身上的伤口，现在伤口结痂，这张皮就粘连在身上了。”科特笑着连声称赞：“好，好。就让他长在你身上好了。哈哈~~”随即看见安巴德因为无法穿衣服而暴露在裆下的黑色大肉棍，更开心的道：“恩，你倒挺象一头人猿！呵呵~好了，先来看好戏吧。”

泰山，琴克的阴茎在两个矿工的尽心伺弄下粗直壮大，随即分别被用麻绳捆扎起来。科特一边欣赏着父子两人痛苦的表情，一边命令道：“都给我捆结实点！”

两个人的生殖器很快变成了两个肉粽子，然后，绳子的一头饶过各自头顶前方的滑轮再连接在一起打成死结，绳结的地方挂上一个装矿石的筐子。随即，人猿安巴德迫不及待的搬起一块石头放进筐里，泰山和琴克痛苦的挣扎中，众人散开，让科特尽情欣赏。泰山和琴克反铐着的双手被栓在地上铁环里的绳索牵制着，而阴茎却被下坠的石块拉扯向上。嘴里塞满了科特腥臭的袜子，带着铁镣的双腿更因为要努力保持身体的平衡而绷紧。父子两个浑身的肌肉因为这个恶毒的刑罚而突显着，被迫忍受着凌辱。

科特抚摸着泰山被捆扎的变了形的生殖器。因为阴茎的根部被扎住，所以泰山和琴克的阴茎仍然充血保持着硬度。这使得他们更加痛苦不堪。

人猿安巴德又往筐里加入一块石头。泰山和琴克的身体扭动着，却没有了反抗和挣扎的能力。

科特站在吊着石块的筐子旁边，伸开双臂，用手分别逗弄泰山和琴克的龟头，晶莹的液体逐渐渗出，同时随之而来的涨痛更使他们倍受煎熬，稍微一点的挣扎和移动都会使被捆绑着的阴茎受到从重量仍在不断上升的石筐传来的残酷撕扯。不一会儿，泰山和琴克已经疼的大汗淋漓，苦苦支撑身体的双腿也因为长时间的用力而颤抖。

科特绕到石筐的另一侧，用粘满了琴克龟头上黏液的手去捅他父亲泰山的鼻孔，同时另一只手也把泰山阴茎上的液体涂抹在儿子琴克的脸上。 筐子中盛满了石块，泰山和琴克不得不后倾着身体，脚尖踮起，尽量减轻已经撕裂的痛苦。

科特示意停手，然后走到泰山的身后，接过手下递过来的鞭子，狠狠的抽向泰山宽阔的脊背。

泰山塞着袜子的口中发出惨烈的叫声，鞭子雨点般的落下，泰山身体颤抖着，晃动着，但是身体被刑具固定着，每一鞭都无情的撕开他的肌肤。同时，他身体的扭动使得吊在阴茎上的石筐也摇晃起来。致使另一边的琴克也遭受着来自下体的剧烈折磨。泰山的身体和意志遭受着沉重的打击。

科特看见泰山摇摇欲坠的身体，冷笑道：“哈哈~你也有今天！”他可不愿意让自己的俘虏失去知觉。于是，他暂时把注意力有转向另一边怒目圆睁的琴克。疯狂的鞭打使琴克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号叫。可是嘴里堵满了袜子，声嘶力竭的呼喊最终也只是几声闷哼和哀鸣。科特打的累了，命令手下将一桶冷水拨在已经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父子两个的身上，泰山从半昏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科特点上一根雪茄烟，悠闲的抽着，并将雪茄的烟雾喷在泰山的脸上。

泰山不屈的眼神迎视着科特。科特将一把羊油抹在泰山的肛门上，并开始用手指抚摩着。然后一根手指猛的塞进泰山的肛门。泰山疼的甩动着头发。科特用左臂卡住泰山的脖子，并进而将两只手指捅了进去，然后是三只……他的手指在泰山的体内搅动，从不曾有过的疼痛和排泄感使泰山的脖子暴出青筋，浑身的肌肉暴涨着体内被压制的愤怒。一阵插弄之后，科特开始掏出自己的阳具用手润滑，套弄。泰山刚松了一口气，猛觉得身后被一根粗热的棍子顶住，随着一阵莫名的恐惧，下体突然一阵撕裂的疼痛，科特把龟头顶入了泰山的肛门。

科特畅快的叫唤着：“狗娘养的，干老子比干儿子还要爽！”他凶猛的把阴茎朝里推进，泰山只觉得那阵难言的苦痛在成倍的增加。眼前两眼含泪望着自己的琴克逐渐的变的模糊……一阵剧烈的灼痛使泰山清醒过来。科特一边用雪茄烟蒂烫泰山的胸膛一边说：“想昏过去？逃避可不行，我可不要干一个没有知觉的人。”下体疯狂的抽插使泰山的意志几乎崩溃。被过度凌虐的身体几乎失去了知觉。在科特一波波凶猛的进攻中，泰山发出断断续续的呻

琴克看见父亲被科特鸡奸，绝望的流着眼泪。这时，一股辛辣的烟味从身后袭来。人缘安巴德说：“怎么没有人陪你呀。呵呵~~要不要我呀。”他用长满了黑色毛发的身体从后面抱住了琴克，吐了一口唾沫抹在琴克的肛门上，然后拽起早已经如怪兽般狰狞着的黑色巨棍，直捣进琴克的体内。

泰山在下体被前后折磨的同时，看见一头人猿正抱着琴克的身体疯狂的碰撞，眼前父子两人的处境使他几乎丧失了抵抗的意念和希望。

一时之间，泰山和琴克的身体因为身后的戳弄而同时有节奏的晃动起来，和着他们的喘息和呻吟。阴茎上捆扎的绳索以及绳索上悬挂的装满岩石的筐子也一起跟着摇晃。阴茎被拉扯着，奇异的扭动着，如同在跳一只妖异的舞蹈。

偶尔，泰山因为科特手中的雪茄烟头的烧炙而发出一声惨哼，但随即被身周的哄笑和怪叫声淹没。 吊在父子两人阴茎上的石块筐子终于被解了下来。因为过度的拉拽撕扯，捆在生殖器上的绳索已经深深的勒入肉里。好不容易解除掉捆绑，琴克再也支持不住，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上。刚刚把精液射入琴克体内的人缘安巴德抓起琴克的头发，抬起他的脸，用自己的阴茎在琴克的脸上拍打着，残留的浆液四处飞溅在琴克伤痕累累的身体上。

人猿安巴德摆动屁股，用自己黑色的长棍扇琴克的耳光。不一会儿，他的大鸡巴便再一次坚硬如铁。他掏出琴克嘴里的堵塞物，蛮横的将自己的肉棍捅入神智不清的琴克的嘴里。 泰山愤怒的嘶吼着。一瞬间，他忘记了自己的疼痛，也忘记了身上的束缚，挣扎着扑向安巴德。可是，他的双手却被一根绳子栓在身后地上的一个铁钩上。绳子被拉的笔直，连同深埋在地下的铁钩也一起晃动。科特用自己的裤头慢慢的将阴茎上残留的精液擦拭干净，然后套在泰山的头上，将他的眼睛，鼻子一起蒙住。然后，他一把抓住泰山被折磨的青紫的阴茎。泰山不得不停止了反抗。同时，自己的阴茎也在科特不断的扭动中迅速勃起涨大。科特的每一下抚摸转动都使泰山发出痛苦却有愉悦的呻吟。过度的凌辱在摧残着他的意志。

泰山身后的绳子被解开了,科特拉着泰山又粗又硬的肉棍，泰山被迫拖着脚镣朝前挪动，下体的剧痛使他踉跄着，而眼睛被蒙住了，鼻子呼息着科特裤头男人精液的气味，却使他的阴茎兴奋的颤抖。琴克反铐着的双手被吊到木架上，双腿也被分开吊起来。人猿安巴德的肉棍始终堵在琴克的嘴里。双手死死的按住琴克的头，使他发不出声音。

琴克口中的温度使他拧动着腰腹，以便更深的插入。科特将羊油涂在泰山的阴茎上，然后让泰山站在琴克的两腿之间。导引着泰山的男根顶在儿子被反复凌虐的屁眼上，欲望占据了泰上的大脑，他本能的将阴茎挺进那微微挣动的粉红色的屁眼中，并开始缓慢的抽插。琴克眼看着泰山的插入，父亲那硕大的阴茎使他张嘴欲呼，而嘴里却溢出着唾液和精液。人猿安巴德的肉棍的在他嘴里搅动着，同时，泰山随着性欲的高潮，开始快速的抽插着。剧烈的碰撞和冲击使还在干琴克脸的安巴德获得到了最大快感。他按住琴克的头，将龟头顶进琴克的喉咙。然后抽搐着射入精液。为了避免窒息，琴克不得不大口的咽下这些浆液。可是仍有大量的精液随着人猿阳具的抽出而溅在琴克的脸上。同时泰山的抽送也更加急速，迅猛。琴克的嘴里满是横溢的汁液。含糊不清的喊着“不~”但是，科特已经迅速的捏住了琴克的下巴，将自己的阴茎塞了进去。人猿安巴德仍然不放过琴克遍是淤血的阴茎，吊在半空的琴克，阴茎在下面有节奏的晃动着。他蹲下来开始套弄。 琴克在一种晕眩中下体也开始愤怒的勃起。泰山被堵住的嘴里大声的呻吟着，身体绷成了弓型，用尽全力射出了精液。就在这最后的抽送中，人猿安巴德扯下了泰山头上的蒙眼布，泰山看见眼前被自己鸡奸的竟然是琴克，不禁绝望的悲鸣了一声。

他向后踉跄着倒退了几步。此时琴克被吊在半空的身体依然因为科特的抽插而晃动着，人猿一边用科特的裤头擦拭自己黑色肉棍上依然在流淌的精液，一边在泰山的耳边轻声的说：“怎么样？干儿子是不是很爽呀！”他又用这条肮脏的裤头在泰山的阴茎上揩了揩，然后套在了琴克的头上。泰山已经没有了意识，他痛苦的看着儿子年青的身体遭受着打击。安巴德一边继续套弄着琴克充血的阴茎，一边示意打手们用绳子将本就带着手铐脚镣的泰山五花大绑起来。被捆成虾米形状的泰山被脸朝下放置在吊起琴克的正下方，几个人调整位置，让琴克的龟头正对着父亲的肛门。这时，科特呻吟着开始将精液射进琴克的嘴里。早就在一旁准备好的袜子几乎立刻堵在了琴克的嘴里。科特蹲在泰山的脸旁边，点上一根雪茄满意的吸着，将阴茎上残余的精液滴在泰山几乎没有了表情的脸上。泰山的屁股被掰开，羊油涂满了他那诱人的屁眼。人猿安巴德用满是羊油的手掳动着琴克的阴茎，示意打手们将吊起琴克手脚的绳子一点点往下放。琴克的身体慢慢的降落，手脚被拉扯向上，加上铐镣的重压已经麻木的失去了知觉。而那条沾满了众人精液的裤头糊在他的脸上，眼睛睁不开，更连呼吸都困难异常。

安巴德将琴克的龟头对准泰山一开一合的屁眼，手一挥，绳索同时松开，琴克的身体“呼~”的压了下来，阴茎完全没入泰山的体内。泰山疼的挣扎着，琴克感到了一样，挣动着想离开身体下面的泰山。但是他一扭动，插入泰山肛门的肉棍却更传来巨大的刺激和快感。他不由自主的呻吟着，并继而开始了用力的抽插。儿子的阴茎在他的体内迅猛的推送着，泰山被五花大绑着，嘴里塞着那团袜子，眼中含着泪。科特将嘴角剩下的小半截雪茄硬塞入泰山的鼻孔，然后在他耳边狞笑着说：“老子比较爱干你的后面。一会儿等你抽完这根烟，就替你儿子含一含，老子我来干你。想让你儿子干的话，可要慢慢的吸呀。哈哈~~”嘴被堵的严严实实，辛辣的雪茄烟被吸入了肺中，泰山呛咳着，呼吸越来越急促，这样反倒使雪茄燃烧的更快，鼻子很快感觉到了雪茄烟头的高温，泰山挣动着。脊背上正抽插着的琴克不禁发出痛快的呻吟。琴克被从泰山的身上拉起来，他的阴茎从父亲的屁眼中拔出来，象一把愤怒着的剑，兀自颤动着。泰山被强迫跪在地上，科特取出他嘴里湿漉漉的袜子，拔下他鼻子里烧的通红的烟头塞进泰山的嘴里。泰山疼的浑身的肌肉绷紧。科特扳住泰山的脸道：“你要是不老实，你儿子的遭遇会更惨！”泰山默默的点点头。科特命令道：“咽下去！”泰山费力的咽下嘴里的烟头，科特满意的笑了。琴克被押到泰山的面前，也被强迫跪在地上。安巴德抓住泰山的头发，把他的脸按向琴克兀自挺立着的阴茎上。泰山闭起眼睛，把儿子琴克的阴茎含进自己的嘴里。那根肉棍几乎立刻开始了迅猛的抽送。人猿安巴德见此情形，得意的欢呼着。二话不说跑过去抱起泰山的屁股，将自己的黑色肉棍顶入泰山的肛门。泰山细致的允吸着琴克满是淤青的阴茎。因为身体被捆绑着，无法动弹。后体的巨痛和撞击使他完全扑入琴克的裆部，琴克的龟头顶到了泰山的喉咙里，泰山立刻觉得呼吸困难，他想离开琴克的身体，后面随之而来的推送却使他的挣扎变的毫无用处。他在一种窒息的晕眩中听见琴克被堵住的嘴里发出的闷哼。随即，大股温热的浆液注入他的嘴里。 这时，琴克脸上的裤头也被拉了下来，琴克凄惨的呻吟着，几个人将琴克拉开，让他跪在远处，用一条铁链锁住他的脖子，把他栓在一根木桩上。眼看着泰山被用那条被精液濡湿的裤头将嘴塞住，然后又用臭袜子绑在他的嘴和鼻子上。人猿安巴德抱住泰山的屁股，以便更深的插入。

“妈的，真爽！”人猿拍打着泰山的屁股，一次次更用力的撞击着泰山的身体。

泰山只觉得那根肉棍已经占满了体内所有的空间，强烈的涨痛使他几近麻木。鼻子里闻着酸臭的袜子，嘴里满是精液和男人下体的气味。 这时，谁也没有注意到科特拿起一把短刀走近了人猿安巴德，刀光一闪，安巴德长声惨叫，双手捂着下体在地上左右翻滚，鲜血四处喷溅着。而他那根硕大的如同怪兽般的黑色巨物被起根砍断，留在了泰山的肛门里。

“哼。敢和老子抢食！”科特恶狠狠的骂着，命令手下把昏过去的安巴德拖到外面去。

泰山失去了后面的牵制，立刻扑倒在地，肛门里那根又长又粗的肉棍仍然鲜活的跳动着。科特解开泰山身上横七竖八的绳索，笑着说：“关心儿子，是吧。赶快过去看看吧。”双手仍然被用手铐反铐在背后，泰山挣扎着直起身，刚要站起来，肛门中的阴茎却使他痛的哼了一声，他只得跪下来，一点一点的朝前挪动，但是下体的不适和涨痛仍然使他每一个动作都疼的浑身颤动。科特狞笑着道：“我数到十，如果你还走不到你儿子跟前，我就让大家把他轮奸了！一”泰山忍着疼痛直起腰来，继续往前爬着……“二！”……“三！”…… 泰山用尽全力的动作着，但是下体的痛苦使他的整个身子都扭曲了……“四！”……“五！”……大家取笑着泰山的姿态和表情……“六！”……“七！”琴克看着泰山肛门里夹着粗直的肉棍蹒跚爬动的样子，羞辱的落下泪来……“八！”他望着泰山，被塞住的嘴里呜咽着，却发不出声音……“九！”只差一米的距离了，但是对此时的泰山来说，却是多么的漫长和艰巨……

“十 –––—！”泰山用尽最后的力气朝前冲去，扑倒在琴克的身前。

泰山和琴克面对面跪在山洞里的空地上。摇曳的火把照耀着他们饱经折磨的躯体，手腕和脚踝上的铐镣在黑暗中闪着残酷的光芒。一条铁链系在两个人的脖子上，将他们栓在了一切。山洞中回响着泰山和琴克急促而粗重的喘息。 “快点！再快点！”科特大声的呵斥着。一鞭抽在泰山的脊背上。泰山呻吟了一声，被铐住的双手不由的加快了抽送的频率。另一边的琴克也跟着加快了掳动阴茎的速度。科特看着两个人手淫的场面，不禁兴奋的哈哈大笑。他那邪恶的声音在洞穴里回荡着。 “啊啊––！”琴克的身体猛的挺直，乳白色的浆液穿过他的手指，强烈的喷射出来。 泰山只觉得自己的胸膛上一片湿热，琴克的精液射到了他的身上。同时，他也克制不住的达到了高潮，大量的精液射向琴克的身体，甚至有一些溅到了琴克的脸上。两个健壮的男子在火光的明暗隐射中，身体如同两张饱满的弓那样伸展着，随着身体的抽动，肌肉虬结着，迸发着强烈的力量与欲望。琴克默默的用带着手铐的双手揩去脸上，身上的黏液。然后，任由打手们解开他的手铐，反铐在身后。

泰山的双手也被同样反剪着重新带上手铐。他无力的低垂着头，看着胸前洒落的琴克的精液。脖子上的铁链也被卸掉了，一根皮绳分别捆扎住泰山和琴克两人的阴茎。这样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反抗，更不用说逃跑了。重新捆绑好的泰山父子在打手的推搡下，拖着沉重的脚镣被押到科特的面前。泰山的腿弯处被狠狠的踹了一脚，不由自主的跪在了科特的面前。因为阴茎被皮绳连接在一起，琴克也被迫跪了下来。科特脱下脚上的鹿皮靴子，将两只脚伸到泰山和琴克的面前。快半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是永无止歇的折磨和凌辱。坚强的意志已经被摧残的几近麻木。泰山和琴克低下头，用牙齿咬住科特散发着脚臭的羊毛袜子，慢慢的褪了下来。然后，将科特的脚趾含在了嘴里。科特叼着雪茄，得意的笑着。脚指头在两个人的口腔里转动挑逗着，还时不时的用露在外面的脚趾戳鼻孔，夹眼睛，戏弄着泰山和琴克父子。

在欲望得到满足和宣泄的同时，科特的心中也是焦虑着的。自从俘虏了泰山父子后，没有几天，泰山的兽群队伍在梅琳的带领下就已经赶到了采矿场，并且将矿场团团围住。近半个月的对峙中，矿场的日常储备几乎都要耗费干净了。而矿工中的恶棍首领安巴德被科特阉割以后，竟然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更带领他的一帮手下发起了内讧，差一些让科特全军覆没。 如今，科特也只能守住这个洞穴，他最后的一道防线，能快乐一时且快乐一时了。他起身揪住泰山的头发，把他的脸拉向自己的裤裆，同时掏出自己粗长的阴茎，蛮横的塞进泰山的嘴里。 华因为下体皮绳的牵制，琴克的身体也随之一歪，跌倒在地。科特用脚后跟卡住琴克的嘴，另一只脚则去拨弄琴克被皮绳捆扎的如同粽子般的阴茎。在他的逗弄下，琴克年轻的阴茎在绳索的抑制中挣扎着勃起了，并因此给被欲望占据着的琴克的身体带来巨大的痛苦。塞在嘴里的脚堵住了琴克被欲望煎熬着的叫唤和呻吟，他在科特的脚下徒劳的扭动挣扎着。 科特发现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两个性奴隶了。只有看到泰山父子痛苦和快感交织的挣扎和呻吟才让他觉到兴奋并从而获得高潮。 洞外隐约传来兽群的嘶吼和咆哮。 “这群低等动物！”科特咒骂着。狮子，大象，猩猩不分日夜的伺伏在矿场的周围。手中的俘虏既不能杀，也不能放。但是，眼看着食物一天天减少，科特不禁更加焦躁和恼怒。他疯狂的干着泰山的脸，将已经使劲的捅入泰山的喉咙，并按着泰山的头不放。呼吸困难使泰山本能的挣动着。 “哦，啊啊！！！”科特将郁积的愤怒借着情欲一股脑儿的释放出来。为了避免窒息，泰山被迫吞咽着科特粘稠的精液，但是，那根阴茎在他的口腔里不停的抽搐着，更多的精液注入进来。暴虐在凌晨时分告一段落。山洞里，火把微弱的光亮中，科特和他的手下都已经沉沉睡去。连日的变故和淫乱使他们身心俱疲。泰山和琴克父子手铐脚镣，被用铁链栓在一根石柱上面。

泰山身上遍是粘稠的液体，干涸后拉扯着他的肌肤。因为山洞里食物的短缺，他和琴克已经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饱经折磨的身体濒临崩溃，全靠着惊人的意志在维持。泰山望向一边的儿子。长期的牢狱生涯使琴克更加的成熟起来，此时，琴克也因为连日的蹂躏和凌辱而昏睡着。英俊的脸上那个雪茄烟烧炙的伤疤更增添了他男性的魅力，他的脸颊上也已经长出了络腮的胡子茬。琴克的呼吸有些艰难，恶毒的科特即便在休息的时候也在两个人的嘴里塞着他的袜子和裤头，使他们无法交谈。遍是伤痕的年青的身体，手脚上笨重的铐镣，还有仍然捆扎着阴茎的皮绳，这一切都让泰山的心颤栗着，尽管此刻他的身体也遭受着同样的折磨。这时，一个黑影无声而又迅速的闯入山洞。泰山定睛一看，却是自己的好朋友金狮。雄狮在他的身上亲昵的蹭着，却无法打开他手脚上的束缚。泰山将脸靠近狮子，示意它替自己掏出嘴里的塞口物。狮子似乎明白了，用舌头在泰山的脸上仔细的舔着，终于咬住了露在泰山嘴外面的布头，将那条肮脏的短裤掏了出来。 “好样的。”泰山夸奖着自己的朋友。 随即，他仰起身，发出愤怒的长啸。寂静的夜里，那声音在矿场的上空回荡着。琴克，科特以及山洞里的人都惊醒了。他们听着外面成千上百的野兽的和应，如同雷声。科特来不及穿上衣服，他一边找枪一边命令自己那些看着雄狮发傻的手下大声命令道：“先把这个畜生干掉，然后去守住洞口！” “宝贝！上！” 华听到泰山的口令，雄狮如同一道闪电扑向科特。科特健壮的身体被狮子撞倒在地，狮子踏住他的胸口，发出震耳的吼声。 梅琳在几只人猿的陪同下，走进了山洞。她一眼就看见了琴克和泰山父子。她扑上去抱住了心爱的琴克，忍不住留下了眼泪。 战斗很快就结束了。在泰山的指挥下，野兽们纷纷退出了洞穴。几个人猿将被雄狮抓住的科特捆绑起来，押到了泰山和琴克的面前科特的头发凌乱，脸上被狮子抓伤了，留下几道血痕，上身赤裸着，露出他膘悍的身体，胸口上长着浓密的胸毛。皮裤因为刚才的搏斗而褴褛不堪，绳索把他的身体紧捆牢缚，他的眼睛里没有恐惧和哀求，直视着胜利者们。琴克看着眼前的俘虏，这个让自己饱受磨难的汉子。他看到可科特那双精赤着的大脚，想起这双脚曾无数次的塞进自己的嘴里，玩弄自己的阴茎和乳头。忍不住道：“把他那双脚也捆起来！” 科特哈哈~笑道：“怎么？你还在回味老子脚上的味道！要不要再尝尝？”琴克愤怒的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嘴硬！” 科特道：“横竖是一死，我是不会跪地求饶的。”琴克冲向前去，揪住了科特的头发，但是他马上克制住了自己。道：“你想让我和你一样？我不会的，因为我们从根本上就是不同的。”泰山向儿子投去赞赏的目光。琴克搂着自己的妻子梅琳，和泰山一起向山洞外走去。 “回来！别走！”身后传来科特的嘶喊。“你们不能这样丢下我！”东方的太阳已经升起，泰山，琴克呼吸着清新，冷洌的口气，感到许久不曾有过的舒畅。 “一切都从新开始了。”泰山看着远去的兽群，眼中含着感激的目光。“接下来，我们要在原始的丛林里给你们办一个最盛大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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